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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29度 26分”，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相
遇，我为一个呼唤而来，借一刻成就隽永的回
忆。

暮色垂垂，橘黄的光从窗棂间渗出，在石
板路上泅开一片片暖晕，与天边残存的霞光相
映。远处的天子山峦已化作一抹青黛，白茶温
煮的炊烟在暮色中划出几道歪斜的灰线，又被
晚风轻轻吹散。九十九尖山脉吞噬了最后一抹
残金，灯笼的光晕却愈发清晰，稳稳浮在渐浓
的夜色里，如沉船前坚守的灯，照亮着桑植县
走马坪白族乡何家界的一个浩大工程。

“阿巴砦”之名，“砦”源于石，“阿巴”则
蕴藏更深力量——一份独属于投资人的生命叙
事。阿巴砦偎依于武陵源天子山怀抱，坐落在
湖南首个“长寿之乡”走马坪白族乡。七百年
前，一支白族先民自大理跋涉至此，扎根生
息。如今，将梦想扎根于此的投资人，正是一
位承袭了先祖勤勉精神的白族女儿。

桑植沃野滋养着苗、白、土家等民族，交融共生。而白族
人，千百年间始终守护着文明的灯塔——以“整体为纲”的民族
精神：“先国后族，先族后家，先家后己”。投资人的父亲，一位
靠勤劳双手耕耘大地的普通农人，骨血里却奔涌着白族的大河气
象。他告诫子女：“有天才有地，有国才有家，白族人爱国爱家，
懂得感恩回报。”投资人从父亲掌中接过这份浪漫的族群情怀，将
白族的韧劲淬炼成刃，从纤弱幼苗长成凌云之木。而当树冠触摸
天际之时，她毅然辞别城市星火，重返桑植——只为以年轮铭记
故土，盛放那份古老灼热的情愫。阿巴砦的诞生，是她对民族文
化根脉的虔诚守望，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接力：父亲点燃的
火种，在她掌中化作不灭星辰。

“阿巴”，是白族血脉里对父亲的深情呼唤，筑造阿巴砦，是
她命定的烽火台与橄榄枝。众人眼中干练果决的白族女儿，那熔
铸骨血的勇毅与力量——皆是阿爸馈赠的生命鎏金。她的阿爸如
山巅磐石，以沉默的坚硬抵御世间风刀霜剑。那些不曾言说的痛
楚，都化作护佑女儿的巍峨城垣，让“父亲”二字成为大地最厚
重的注脚。纵使足迹漫过千重岭，云深处永远伫立着守望的归
碑。那声声呼唤自岩层深处苏醒，在九十九尖山的风中翻涌成
潮。当无常时光刻下万千褶皱，唯有那声呼唤穿透岁月岩层——
她由此确认自己的姓名，阿巴砦的轮廓，终在回响中显露出星辰
的轨迹。

粗粝顽石错落成巍峨城垣——是阿巴砦的铮铮铁骨；廿一栋
青黛民宿，飞檐流转白族精魂——是她的温润肌理；而那银冠穹
顶，如待嫁女儿云鬓华胜，随山风轻颤——是山砦怦然搏动的心
脏。当阿巴砦化身父亲的图腾，银冠便是女儿的隐喻：永远端坐
于父亲世界的轴心，熠熠生辉。这磐石堡垒，是大地写给父亲的
青铜诗篇，是他赠予白族女儿的山河璎珞，亦是献给走马坪的月
光璎珞。石缝间奔涌的，是女儿用半生雕琢的父亲影像；银冠上
折射的，是她沉淀在血脉深处如茶花晨露、苍山覆雪般的凝视
——熔铸着未尽的怀念、无言的叩谢与永世的热望。

筑梦之路布满荆棘，霜雪屡次压弯行囊，她却从未松开掌心
星光——阿爸的教诲是岩缝青苔的根脉。她带着对泥土的虔诚，
以双手为犁，智慧为炬，在嶙峋山脊上耕耘出自己的城邦，筑起
万千灵魂的故乡。鸟群俯吻大地时，绿潮奔涌入瞳，陈年青苔曝
出惊雷般的生机与歌谣，乱石缄默于湿润的山梁，镌刻着不朽的
古老。那个宽阔的背影掠过田坎，紧握锄镰，写下一首首带着土
腥气的散文诗。阿爸将一生浸泡在农田晨昏，把脊梁压成稻穗的
弧度，以白族祖训为经纬，织就家的图腾。那些深嵌血脉的信念
——文化的薪传，故乡的重塑——化作穿越山风的召唤，叩响每
个游子的心门：回家吧，回到你长大成人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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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我的记忆里有一位名叫谷彩花的桑植民歌手，在桑
植县官地坪镇大名鼎鼎。

我以谷彩花为荣。我曾经跟随父亲，前往谷彩花家中拜访。
步入镇郊一处简朴的庭院里，正遇上她在家练习发声，抑扬顿挫
跌宕起伏，让我为之震撼。父亲和谷彩花的交谈过程中，我端坐
在木椅上倾听。

谷彩花是白族人，今年 78 岁，依然传唱桑植民歌。谷彩花出
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作为湖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她的母亲甄金枝，过去是家乡小有名气的“金嗓子”，让她
的血液里先天就流淌着桑植民歌的基因。

因为受到家庭的熏陶启迪，谷彩花从小就跟随父母和外公等
人学唱桑植民歌，有时还会得到家乡的其他桑植民歌手指导，这
副天生的好嗓子，更是在习唱中练就了一曲曲桑植民歌的本领。
谷彩花上过初中，基础学历让她学习桑植民歌时有了识谱能力。
离开学校后，谷彩花便回到家里务农。但是，她传唱桑植民歌的
热情，唱好桑植民歌的初心却一直没有改变。有时候，谷彩花会
独自琢磨唱腔曲调，也会跟几个邻里姐妹相互探讨唱法技巧，随
着她深研细学桑植民歌精髓，唱腔唱法日渐纯熟，在十里八乡颇
有名气，乡亲们但凡遇有什么喜事，都会请她登台唱上几首桑植
民歌。台上一站，掌声不断，谷彩花就通过传唱一曲曲桑植民
歌，让各个民族的乡里乡亲聚拢过来。

谷彩花以日积月累的桑植民歌丰富唱腔为根底，逐渐形成了
一套自己特色鲜明又保留原汁原味的桑植民歌唱腔唱法，她演唱
的高腔民歌，演唱时在口腔并未打开的情况下上颚打开自然，真
假声过渡声通透了然无痕，其浓厚的高腔桑植民歌演唱特色，被
众多慕名来桑植采风的专家和媒体的持续关注和宣传报道。随
后，谷彩花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 《民歌中国》 栏目桑
植民歌专辑演出，参加了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
民族非遗调演。

谷彩花的家与我家相距不过一里地，属于土家和白族等多民
族聚居地域。为了邻里更和睦的相处相帮与桑植民歌更好的传
承，她毅然决然把桑植民歌的教育推广放在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
位置，坚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桑植民歌“唱下去、走出去”。
除了教导她自家的子女，还有诸多邻里的各个民族亲人们在她的
言传身教下，也都会唱几首拿手的桑植民歌。

为了扩大桑植民歌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融合力，谷彩花经常
参加县里举办的“桑植民歌王”比赛，常常夺得“桑植民歌王”
的桂冠殊荣，成为令人景仰的桑植民歌传承人。谷彩花还多次受
邀到多个乡镇的中小学校作桑植民歌校园或班级辅导授课，极大
程度上传承了桑植民歌知识，调动了学校师生们学唱桑植民歌、
爱唱桑植民歌的积极性。如今，在桑植县众多中小学校的校园里
都已经开设了桑植民歌的教程。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传唱带
动，她一个人就带出了成百上千的桑植民歌习唱者。

“民歌唱出好景来，民族团结一家亲。”谷彩花作为优秀传承
人，创造性的继承桑植这片土地上的先贤口耳相传的优秀民歌文
化，将其不断发扬光大，徒弟遍及县内外，使桑植民歌在民族团
结融合的氛围里从传承中得到发展，从发展中得到传承，这份不
可磨灭的贡献值得铭记。

我为我的家乡有这样一位桑植民歌王感到自豪，因为我也在
传唱桑植民歌。

桑植民歌手
□邱琳芸

在岁月长河中，总有一束温暖而明亮
的光，穿透生活的琐碎与迷茫，照亮我前
行的方向，那便是文学。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常指着报纸上的
铅字，眉眼含笑地对我说：“英儿，这是
爸写的。”他宝贝似的红色小本本，封面
上“通讯员”三个字烫着金边，抽屉里一
叠叠牛皮纸信封，工整写着某某报社的稿
费字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用最质朴
的方式告诉我：文字有力量，哪怕是小小
标点符号，都承载着价值。

父亲务农，是蔬菜大队最特别的“文
化人”。他的上衣口袋里总是别着铮亮的
钢笔，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的间隙，就掏出
小本子记录灵感。在那个物资匮乏、温饱
难继的年代，我们家的旧书柜里，却整整
齐齐码着 《三国演义》《水浒》，堆叠着泛
黄的 《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他虽无
法让我们衣食无忧，却给予了我们丰富的
精神滋养。

上小学后，只要看到报刊或杂志上有
“征稿”字样，我便效仿父亲投稿，可每
次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将文字变成铅
字，仿佛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失望的潮
水将我彻底淹没，那刚刚燃起的文学火苗，
瞬间黯淡了许多。

2013 年，命运的重击毫无征兆地降临。
父亲突发脑出血，紧急开颅手术、气管切
开，最终成了植物人。这一连串的变故，如
同一记记重锤，将我狠狠砸入黑暗的深渊。
那些日子，世界仿佛失去了所有色彩，我在

无尽的黑暗中苦苦挣扎。
在这至暗时刻，那束被我遗忘已久的

光，若隐若现地出现在眼前——那是文学。
儿时对文学的热爱，如同一颗深埋心底的
种子，在这绝望的境地中，它竟开始破土发
芽。我翻出曾经喜爱的书籍，在父亲的病床
前轻声阅读。每一个字符，都像是黑暗中的
一丝微光，慰藉着我破碎的心灵，也让我重
新燃起追逐儿时文学梦的渴望。

彼时，微信的兴起让分别二十多年的
高中同学重聚。群里热闹的寒暄中，唐同
学的提议如同一颗石子，激起我内心的涟
漪：“你写书吧。”这个建议，瞬间击中了
我深埋已久的心愿。然而现实的重担让梦
想显得如此遥不可及，父亲的病情、生活
的压力，都像沉重的枷锁。但从那一刻
起，写作的念头在心底扎下了更深的根。

在写作的道路上起步时，我就像一个
迷失在黑暗山谷中的孩子，满心都是迷
茫，脚步也异常蹒跚。我不知道该如何前
行，只能在网络空间里，以记录生活的点
点滴滴作为起点。2017 年 4 月的一天，偶
然添加的一个微信号，成为命运的转折
点。对方的朋友圈满是原创作品，散文、
诗歌、学术论文 ...... 怀着忐忑的心情打招
呼，竟很快收到热情回应。

后来得知，这位号主是张家界市青年
作家、文艺评论家，也是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得知我对文学的热爱后，他热
情地邀请我参加梭子丘采风活动。那仿佛
是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活动中，我结

识了作协的诸多前辈。从采风群到市作协
群，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园。
我效仿老师们的投稿经验，向 《张家界日
报》 投递文章。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化作铅
字出现在报刊版面，激动的泪水夺眶而
出。此后，每一次文章的刊发，都让创作
的热情愈发炽热。

文学路上，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一群温
暖的引路人。编辑老师们的指导细致入
微，他们逐字逐句批注标点的规范使用，
严谨校正语法结构，甚至为一个历史细节
查阅大量资料。记得有一次，我误将澧水
排帮水运路线写混，编辑老师不仅耐心指
出错误，还发来详尽的文化考据资料。这
些看似琐碎的修改，如同雕刻家手中的刻
刀，将我的文字细细打磨。文友们也如同
一盏盏明灯，我们围坐畅谈创作灵感，分
享写作心得，思维碰撞出的火花，照亮了
前行的道路。

如今，我不仅实现了将文字变成铅字
的梦想，还成为市作家协会的一员。参加
文学活动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听
他们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这种精神上的
共鸣，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追梦路
上，生活的压力与梦想的炽热时常交锋，
但每当想起文学给予的温暖，想起编辑老
师逐字批注的稿件，想起文友们鼓励的话
语，就觉得前路虽远，却充满希望。

因为我知道，我热爱文学，只要心中
有光，有梦想指引方向，无论前方是荆棘
还是坦途，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文学的光
□胡英

我常常在河边散步，沉浸在河岸的微
风里。又常常入了神，将自己置身于这舒
适的美景里。不知不觉地，月光悄然溜到
了我的肩上，紧接着像一幅巨大的画卷似
的向四方散开了。

糟糕！我又忘了和爸爸约定的回家时
间，我知道我又要卷进他“汹涌澎湃”的
唠叨里了。小楼的旁边就是北门大桥，它
是我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很有意思的
是，它的桥面是一片片灰白色的铁片铺成
的，走上去，总能听到哐哐当当的响声，
这对于儿时的我是非常有趣的。

就在这样的小镇里，我迎来了一次奇
妙的冒险……

我不记得当时已经多晚了，路上几乎
见不到什么行人，只留得几盏路灯还亮
着。我骑在爸爸的肩上，抓着他微卷的短
发，有说有笑地回家。

我突然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
们走到哪儿，月亮就会跟到哪。当我们走
得慢的时候，月亮也会悠悠地在云中散
步；当我们加快速度时，月亮又像坐了火
箭似的往前奔去。走在房屋拥挤的街道
时，月亮又像一位调皮的仙子和我玩起了
捉迷藏，一会探出头来，一会又害羞地躲
在云里。

直到我们走到铁皮桥上时，月亮还在
紧紧地追着我们，连河面也不知怎么的掉
落了一个泛着涟漪的月亮。我不禁欢喜了
起来，用手指指向月亮，大声地叫着 ：

“爸爸，你快看！月亮在跟着我们走呢！”
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总是守

护着我的天真与单纯，温柔地告诉我 ：
“月亮也在和我们一起回家呢！”听了爸爸
的话，我大大的脑袋里越发蹦出了许多奇
妙的想法。“回家？”“月亮的家在哪儿
呢？”“月亮的家和我们顺路吗？”……我
问了一连串幼稚的问题，爸爸笑了笑没有
回答，却提出了一个游戏，让我们和月亮
赛跑，比比谁能先回到家。

我被爸爸的挑战激起了斗志，小手不
断地拍着爸爸的头，急忙地说着：“快放
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我一定要最先到
家。”爸爸小心地将我抱了下来，我双脚
一落地，拉着微风，踩着风火轮似的跑了
起来。我抬起头看了看月亮，生怕它超过
我；它看上去也不服输，跌跌撞撞地拼命
往前赶。我又偷偷回头看了看爸爸，他离
我还有好一段距离，我不禁扬扬得意地自
言自语，“爸爸一定是最后一名。”

幸好今天桥上并没有行人，这样我跑
起来也就没有阻碍了。铁皮做的桥面好像
被我吵醒了，发出了哒哒又好似轰隆隆的
叫声，我也分不清楚那到底是我的脚步
声，还是铁桥的抱怨声。

没多久，我就跑到了桥的终点，却不
见月亮的踪影了，不知道它是到家了还是
又躲进云里去了，最终我也不知道谁赢
了。只记得跑到最后一名的爸爸慢慢地追
上了我，还表扬我跑得非常快。接着我就
开开心心地牵着爸爸的手回到了小破楼
里。楼梯间还是黑得不见五指，但在这石
头做成的、密密的缝隙里又透过了几丝星
点般的月光，我知道这是月亮赠予我的

……
突然，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又

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一看，正是爸爸打
来的电话，他问我走到哪里了，还有多久
到家。恍然间，我好像又看到了记忆里的
月亮，我和爸爸正朝着它的方向奔去。可
现在才明白——原来，我追的月亮不是月
亮，而是我努力拼搏的未来；爸爸追的月
亮不是月亮，而是逐渐长大的我……

小的时候总觉得能追上月亮的脚步，
哪怕遭到铁桥的“喃喃”抱怨，也要尽力
争取比赛第一名。如今，我大学毕业很
久了，工作却迟迟没有稳定下来，父母也
不免为我担心焦虑。但是，我知道，我还
是会和小时候一样，尽力地跟随月亮的脚
步，勇敢、坚定地走下去…

在千丝万缕的思绪中，我也不知不觉
地走到了家门口。踌躇了好一会，才鼓足
勇气准备迎接爸爸的唠叨风暴。爸爸却淡
淡地看了我一眼，说：“没吃饭吧？桌子
上有妈妈给你包的菜，赶快吃了，洗澡睡
觉。”爸爸并没有说什么其他的话。他依
然还是那个默默走在我身后，看着我追月
亮的最后一名……

追月
□辛雅婷

儿时常常爬上山巅

高喊

回来啊

群山和草木马上回应

石头和溪水马上回应

夕阳回来了

爹娘和牛羊回来了

柴火和庄稼回来了

温暖的村庄和炊烟也回来了

现在我站在老地方

高喊 回来啊

却久久没有等来回声

溪水远走他乡

村庄喉咙喑哑

孤零零的土堆淹没在百草里

冬天听不见春天的回声

石头听不见溪水的回声

中年听不见童年的回声

我听不见他们的回声了

若干年后

这座城市和儿女们

也一样听不见我的回声

一想到这些

我的身心一下子释然

只剩下一个干净寂寥的秋天

写给木子红的花

美人蕉

当你百岁的时候

如果明月还没有沉睡

会记得这般美好的名字

热烈 火红

彼此照耀

高过人世间所有的星辰

木子红

一定有一种花叫木子红

骄傲 冷静

怀抱清风和鸟鸣

在每日的吟诵中

时光慢慢变薄

佛陀慢慢变轻

狐尾

这么灵动的一笔

你就从聊斋逃逸了

一路娇羞的笑声

遗落在地的书生巾

竹林还在等待

你已误入我的红尘

回声 （外一首）

□向延波

外婆家门前，有一条不算宽阔的河流。平
日里，只要不涨水、不放坝，河水总是浅浅
的，人们甚至可以轻松蹚过。对岸是一片葱郁
的树林，林间是被脚步踏出的小路，地上铺满
了落叶与泥土，偶尔还有几尺高的芦苇从路边
横窜出来。因此，当地人经过时，总习惯带一
把镰刀，随手劈开挡路的枝叶。

我有个大我三岁的堂哥，是那段日子最好
的玩伴。整个田野都是他的游乐场，也是我的
自然课堂。他教我打水漂，教我看石头缝里有
没有藏螃蟹，教我用芦苇秆做竹蜻蜓……那时
候，河里的鱼还不少，外公常带我们撒网捕
鱼。傍晚时分，他穿着草鞋、挎着鱼篓，从河
边踩着最后一抹霞光走来，那一身的河水气和
鱼腥味，是我记忆里最丰盛的“国宴”预告。

但我其实并不喜欢捕鱼。一来累人：刚在
树荫下找到块石头坐下，外公就又吆喝着换地
方；二来难受：一脚水一脚泥，小石子、野草
屑沾满双腿，回家冲好久都觉得浑身发痒。以
至于后来每次听到“走啊，逮鱼去！”我都会
起一身鸡皮疙瘩——却还是不争气地跟上去，
一边走一边盼着河水涨起来，好早点回头。

游泳也是在这条河学会的。从套着游泳圈
扑腾，到能自个儿游一段，再到后来可以踩到
底……我几乎摸透了整条河，只除了一处——
那个据说很深的水潭。它藏在一棵老榕树的阴
影里，除了傍晚能沾到一点阳光，整天都阴森
森的。外婆说那里淹死过人，哥哥则神秘地告
诉我“潭里有水蛇”。于是那片水域成了我始
终不敢试探的禁区。十几年过去了，我没再听
说那儿出过什么事，甚至后来问起，哥哥也一
脸茫然：“啊？我们这还有水蛇？”我笑了笑，
没再继续追问。

去年再回外婆家，小河还是记忆
中的样子。我知道水里依旧有小鱼小
蟹，也还会有孩子猫着腰翻石头、打

水漂。只是我已经长大了，不好意思再一个人
下水玩闹。偶尔陪弟弟去河边，才能趁机过把
瘾。

我 捡 起 一 块 扁 石 ， 侧 身 甩 出 去 ——
“咻”，它点着水花跃向对岸，像极了哥哥当年
示范的样子。我忽然想问他现在打水漂还能打
几个，可一看时间，他应该还没下班。于是关
掉微信，继续沿河走走停停。

外公说，如今河里禁捕，钓鱼又太费时，
他已经很少撒网了。我们也再难吃到那样鲜的
鱼。

天色渐暗，我顺着汽笛声绕上小路走回
家。心里明白，往后见到这条河的机会将越来
越少，和哥哥一起打水漂、翻螃蟹的
日子，也已屈指可数。

但，它早已为我留下了一个美好
的童年。

现在，每当我放学走过桑植一中
外的胜蓝桥时，低头看脚下的河水，
我都会联想到外婆家门前的
那条小河，这里有着太多太
多的美好回忆，他们被埋藏
在心底，可能会再次想起，
也可能会被遗忘，就像打
水漂，我们在意的只是石
头打了几个水漂，跑了多
远，带给了我们多少笑声，
而又有谁会在意那块石头
之后去了哪里呢？

小河
□罗早


